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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格拉曾经说过：人是万物的尺度。今天，我想把这句话改一下：人也是万物的温度。
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今年6月份的欧洲杯——
北京时间2021年6月12日凌晨，欧洲杯丹麦队对芬兰队比赛进行到43分钟的时候，丹麦队员克里斯蒂安·埃里克森突然心脏骤停倒地。裁判立即吹停了比赛终止的哨子，从埃里克森倒地到裁判吹停比赛仅仅只用了13秒。在心脏骤停的宝贵4分钟之内，裁判员、队医、丹麦队队长都以非常专业的表现与死神赛跑；丹麦队员挡起了一道人墙，挡住了队友的隐私；丹麦队、芬兰队都在为埃里克森加油，都在呼喊着他的名字；比赛最后，芬兰队进了一粒球，这是他们在欧洲杯的第一粒进球，但是进球队员说：“不要庆祝……”那天比赛的球场上，每一片草皮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——因为尺度和温度。
我以温度、尺度为横纵维度，画了一个四象限图。我想，人也好，学校也好，单位也好，我们都追求在第一象限——有温度有尺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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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都知道，今年3月1号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实施。教育业内人士乃至于业外人士都认为或者欢呼，老师的手里终于有了一把“戒尺”。但是，我们应该看到，这样的尺度在我们的校园当中，应该把握好有和无、多和少、轻和重的关系。
我们艾瑞德国际学校的办学理念是：走自然生长的教育之路，办有温度有故事的学校。最近几年我深深地体会到，“自然生长”是教育的尺度；“温度故事”是教育的温度；在学校学生方面，管理的尺度、温度，都需要四种态度。
01尺子握在学生手里
到过艾瑞德的人都知道，在艾瑞德的洗手间有一条线叫“刘一墨线”，这道线是我们当时一个四年级同学刘一墨发明的。洗手间的手纸，同学们抽的时候容易浪费，他就发明了一道线，我以他的名字命名，并在学校的所有洗手间门口都设置了这道线——“刘一墨线”。因为这把尺子是学生发明，“刘一墨线”也走进了同学心里。
我在学校设置了“校长信箱”，开通两年多来，收到了1000多封来信。在给校长信箱来信中，孩子们关心学校的白鸽问题、教师问题、小草问题……所有基于孩子的关心，最后都变成了我们学校学生管理的一把尺子。
再比如说在我学校，每年六年级毕业，我们的孩子都会给保安师傅送去锦旗。为什么呢？按理来说，在很多学校，保安师傅是管理学生的，他们之间是矛盾关系。但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从保安师傅的身上看到了教育的温度，他们要在毕业的时候，要把这种爱、要把这种东西回馈给保安师傅，于是每年的毕业生，他们都会给保安师傅送去他们的锦旗。
因此，我就在想，当我们把尺子放在孩子手里的时候，孩子就有了建议权、表达权、自主权、评价权。当这样东西有的时候，尺子在孩子手中，温度也在孩子心中。
02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
因为我是南京人，我的一位好朋友——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余立新老师，曾经在他的朋友圈写过这样一篇短文，来回忆他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一次作弊的经历。我把这篇短文原文不动的拿来分享给大家：
最近某市某中学一女生，因为作弊被老师斥责而跳楼。我不由得想起我自己在南师附中读书时的一次作弊经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初一才开始学英语。从来没有接触过英语的我，完全没有感觉，第一次测验，我就傻了眼。英语老师刘远，是一个瘦瘦小小、文文弱弱的女孩子，她在讲台上报单词，我们在默写本上默单词，我一个也默不出来，眼看就要交白卷，只好碰了碰同座陈明的手臂。他心领神会，把本子向我这边挪了挪……第二天默写本发下来，上面被打了一个大大的0，俗称鸭蛋。
我的脸立马燥热起来，我知道作弊被刘远老师发现了。英语课代表是邱蕾，她通知我下午课后去英语办公室找刘远老师。我内心五味杂陈，七上八下，惴惴不安地走进办公室。刘远老师正和其他几位英语老师说笑着什么，见我进去，招招手让我坐下，叫我拿出英语课本，然后指着几个单词让我读，又让我合上课本考我几个单词的翻译，都顺利通过，她心里有数了，对我说:  “单词是要背的，你知道吗？比如book，b-o-o-k，要背下来。”就这样，我按刘老师说的方法，把那几课的单词当场背会了。她把我的默写本拿过去，在那个“0”边加了个“10”，变成“100”，笑嘻嘻递给我。我起身告辞的时候想对她说点什么，刘老师已经和其他几位老师又说笑什么八卦了。
这不是一个光彩的回忆，或者说是个有点丢人的回忆。但刘远老师因这件事让我记到今天，并永远感激她。作弊是件可耻的行为。但考虑到中国这种严酷的教育环境，唯分数的评价体系，以及孩子身上背负着整个家庭、整个村子，甚至整个社会的希望，就可以想象一个心智发育还不成熟的学生，他在作弊那个瞬间的内心世界了。我无意为作弊辩护。但我希望老师在面对作弊的孩子时，更人性化些。像刘远老师那样，既给作弊打上一个大大的“0”，也要解决问题后改为大大的“100”。
这个故事可能在我们的校园当中经常会发生，但是，因为不同老师的处理方式给孩子们留下不一样的后果——“规则是一种严肃的爱，爱是一种温柔的规则”。
上学期结束的时候，六年级年级主任王顺平老师分享他的一封学生来信，信的内容很简单，我看了之后哑然失笑。来信说：
王老师，您好，我的同学用我的球在教学楼里运球。从而导致球被您收了，我希望。您把球还给我，原因如下：第一，篮球很贵，如果让他赔我的钱，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是一种负担；第二，篮球是我们的快乐源泉之一，没有它那么我们快乐就消失了；第三，教学楼内禁止运球虽然是件人人皆知的事，但是，总有人违反，我觉得您可以出一些教学楼内禁止运球的惩罚政策；第四，那位同学已经意识到自己错误了，他也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，如果他还有下次的话，您将他的球没收就可以了。我认为这次您应该让他写200字的保证书和拖一周的地就足够了。
你看,这个男孩为了让他的老师能够把他的球还给他，他给老师写了这样一封信。这封信我看完之后，我有两点想法：第一，一个孩子通过写信解决问题；第二，这个班级、乃至整个学校的师生关系，如果没有平常的温度，只有平常讲尺度的话，一个六年级的孩子，他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来给老师写这样带有幽默调侃的信。
我曾在初中时候读过一篇课文，叫《我的老师》，作者是魏巍，就是写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的那个著名作家。他在《我的老师》文中有这样一小段文字：“仅仅有一次，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，我用石板一迎，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上，大伙笑了，她也笑了。”这是魏巍的老师。鲁迅先生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，有两句话写到了三味书屋那位老先生：“他有一条戒尺，但是不常用，也有罚跪的规则，但也不常用。”
因此，我们每位教育人扪心自问一下。教育啊，不是整天舞着尺度的大棒，而是常常摇着温度的扇子。铁的纪律一定用爱的教育来保证，“高高举起的”是尺度，“轻轻落下的”是温度。
03大声表扬，小声批评
在我们学校，遇到孩子表扬的事情，我总喜欢把芝麻说成西瓜；如果说遇到孩子要批评的事情，我常常把西瓜说成芝麻。
我们学校有位同学，我在这里姑且称他为闫同学，他今年小学四年级。在他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他，因为他能将《出师表》全文背诵；他在二年级就已经读了不少历史书籍，他跟老师们讲起历史来，头头是道；但是他也是一个常常违反规则的同学，成为了德育处、乃至校长室的常客，到我的办公室不紧张，到德育处似乎也很淡然。怎么办？
我们后来发现，这位同学，他之所以违反规则和纪律，是因为他想求得关注。于是，我们的数学课堂开展了“小先生”制：三年级所学的语文、数学他都会，我让他走班来当“老师”，给三年级各个班的同学上课。
上着上着，这样的“小先生”制，结果成了我们教学改革的一个小策略。闫同学也因此很少走进德育部门和我的办公室了。他成了我们国旗下受表扬的那个“瑞德少年”——给艾瑞德孩子最高的荣誉。
我们的升旗台也常常是鼓掌声、欢呼声、喝彩声一片。在这个台子上，我们搭起了对孩子大声表扬的舞台。
学校生活区有位老师叫龚俊萍，同学们都叫她龚妈妈。有一天，她班级的一个孩子生病了，他的爸爸、妈妈来接这个孩子回家，孩子坐在爸爸妈妈的车上，整整一直哭到了家。爸爸妈妈就很纳闷，按理来说你生病了我来接你，你高兴才是。可是孩子回家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您知道吗？我们龚老师有一条规定，当我们班哪个同学感冒发烧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跟龚老师睡一晚上。因为我感冒发烧，您把我接回来了，我没办法和龚老师今晚在一起睡觉，所以我就特别地伤心。”龚老师为了能让他的生活区的管理更柔软，她把她生活区布置得像家一样，让孩子们在这样友爱的磁场当中生长着。
当听了龚老师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也在想学校是不是温度应该多于尺度呢？所以学校设立的“瑞德少年”“瑞德精英”“瑞德领袖”都不是成绩和分数的刻度尺，而是成长与发展的温度计。
曾国藩曾经说过：扬善于公庭，规过于私室。公庭就是大庭广众，私室就是私人空间。也就是说，表扬我们要大声一点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；批评应该小声点，应该让更少的人知道。
那么，我们在学校是不是应该给每一个孩子一间属于他的私室呢？这里的“私室”不仅是空间的概念，我觉得应该把它转成教育的表达，这里的私室应该是宽容、容错，学校应该是一个让孩子犯错误的地方，一个孩子如果不犯错误了，还叫孩子吗？
04要成为会“打结”的人
2020年11月26日早上，我在吃早餐，江怀元同学的就餐桌就在我的旁边，我把他叫到我对面的时候，江怀元同学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护手霜，他说：李校长，这是给您的。
我当时很纳闷。因为江怀元同学是一个性格相对内向、表达不够丰富的孩子，或者说，他不是我们心目中认为那样优秀的孩子。我问：你为什么要把护手霜给我？他说：李校长，现在第一不是您的陪餐时间，第二也不轮到我陪您吃饭，您把我叫到这里，我内心很感激您，这个护手霜是我妈妈为我准备给我护手的，此时我给您。
我收下了护手霜。每次陪餐，我都会问孩子两个问题：你喜欢这个学校吗？你喜欢这个学校谁呢？我也这么问了江怀元。江怀元说：喜欢，我最喜欢学校的一个人。我问：谁呢？他回答：就是您，李校长。
我更惊讶了，我说江怀元同学，我不上你的课，平时我们见面很少，你为什么喜欢我呢？他说：“李校长，您可能认为您见我们的次数少，但事实上，我认为我见您的次数已经非常多了。比如说您每天的60秒、每周的国旗下讲话、每天在这里陪餐，我们见面见得非常多了。”之后，我和江怀元聊完了一顿早餐的时间。
我没想到会带来连锁反应。江怀元回去之后，见到了他的班主任张明老师，抱着就哭了，他告诉班主任老师，今天我跟李校长在一起吃饭了。张明老师在行政会分享这个故事时候，她自己也落泪了。一周以后，我收到了江怀元妈妈的一封信，她的妈妈在信中也哭了。
所以我想，在学校里，我们应该离孩子近一点，做孩子关系中那个“打结”的人。
学校有一面墙，或者说有很多的墙，其中一面教师墙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。
一个从幼儿园刚刚毕业的孩子因为到小学，分离焦虑，他在2019年10月29号运动会那天，他悄悄跑到照片墙，拿下了他的老师王倩的照片，在照片墙旁边哭了起来。王倩老师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到了另外一所幼儿园。
当时，这张照片被我们一位老师拍下，这位老师拍下照片之后，没有停止她的行动，立马拨通了王倩老师的电话，在电话这头告诉王倩老师，他的学生时昕航想她了。王倩老师拿起电话，安慰了时昕航，并且答应这个周六回来看他。后来，王倩老师如约而至，带着时昕航同学，出去转了一圈，并且把时昕航的性格特点告诉了现在的班主任黄冬燕老师。于是，这样的关系因为“打结”而传递着。
每年六年级毕业我都会给孩子们送一本书，今年我在办公室签了整整206本；每年毕业典礼的最后一个环节是，孩子们上台，我给他们发毕业证书，给他们送书的时候我要鞠躬还礼，每个孩子也要鞠一个躬。一场毕业典礼下来，我整整鞠了206个。
我们有个后勤公众号叫“后勤在前线”，我们有一道美食墙，每周张贴食谱，然后请孩子们来推荐最喜爱的美食。推荐的美食被选上的孩子，每周一将被邀请在我的餐桌旁边吃餐厅师傅们给他们精心做的牛排。
后勤师傅有一位叫“赵大厨”。一个孩子因为搬家要离开学校，临走前，她居然要给赵师傅送一本书。我“追究”下去发现，赵师傅每次做完饭之后没有待在后厨，而是就在餐厅到处转悠。他的衣服前面一个口袋里装着花生、莲子等等坚果，他发现哪个孩子如果心情不高兴，就会悄悄塞一颗坚果给这个孩子。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在她心中“砸”下了一个深深的坑，于是她离开学校时想到了赵师傅。
教育等于关系加联系。只有我们关系多打结，孩子的心灵才会不打结。
去年，我们学校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，每位老师必须要“承包”几个孩子，这里的“承包”不是指学习和知识上的承包，而是指每个孩子在情绪不好的时候都要找到情绪对接人，让老师和孩子之间情感之间多打几个“情结”。
由此，我想到了雷夫的第56个教室。很多人问雷夫，你的教室里有什么？他的教室里边有一些规定，比如说少年写作计划、每天找到一小时、电影俱乐部等等，但是雷夫说了一句话，我的教室里边重要的不是有什么，而是没有什么，我的56号教室没有恐惧。
再比如著名的教育改革家魏书生老师，他在《班主任工作漫谈》当中介绍了他的班主任工作经历。比如，制定班规、办班级日报、每天一句格言、每天的座右铭、学生座位自愿组合、后进生互助组等等。
当我们看到了56号教室、魏书生老师的教室，可能我们看到的是尺度，但是我们更多应该看到的是温度。
我自己曾经写过一本小书，叫《教育的温度》，里面有一些标题，比如，那一夜星光灿烂、新年的礼物、没有一个多余的学生、扛大旗的大男孩、这里的老师会笑、守住你的承诺不变、谁的眼泪在飞、三个男生的升旗梦、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、校长我们犯错误了、你悄悄的温暖我的眼睛……
当我再来翻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又被过去的一些教育的故事、教育的温度所感动着。我甚至在想，当时间过了多少年之后，这样的一些故事是当年我所做的吗？
沈祖芸老师曾经说过，教师是情绪劳动者。我们的德育中心陈林主任在一篇打卡当中这样说道：“规则，是在充满故事的校园里，用责任画出的边界线；规则，是在充满温度的校园里，用师爱画出的田字格。”
所以我想，尺度也好，温度也好，一“尺”必须要激起千层浪。所以我们说，一千个孩子就应该要有一千把尺子，一千把尺子才有一千个孩子，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“每一个孩子都是美丽的不同”。
学生管理，既要有温度也要有尺度。温度是教育的底色，温度是教育的磁场，温度是教育的翅膀；尺度是教育的边界，尺度是教育的力量，尺度是教育的方向。
人是温度与尺度的内核，尺度是关键，温度是外衣。当人和万物紧紧连在一起的时候，就需要既要有尺度也要有温度。
好的教育=尺度+温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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